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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
*

赵可金**

内容提要 全球南方特指那些致力于提升现代化和参与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南方,它们共享南方国家的经济属性,并同时具

备没有在北方大国结盟体系中选边站的政治属性。作为典型的全球

南方成员,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是天然的同盟军,其相互关系经

历了从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到经济合作的经济框架的转变过程。总

结历史经验,置身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全球南方

其他国家正确相处之道是聚焦天然同盟军的身份定位,恪守中和哲

学,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同打造全球治

理伙伴关系,努力塑造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以及全

球文明的传承者,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中坚持开放合作、

共赢共享和命运与共。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全球南方 中国外交 天然同盟军 全球

治理

近代以来,在数百年时间内,人们理解国际事务一直停留在大国关系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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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内。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后,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

塔体系及冷战体系,都以大国关系作为界定世界秩序的基础坐标,甚至国际关

系的理论构建也以大国关系为基本框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

实现民族独立的亚非拉国家为主体的南方国家,一直通过抗争大国关系的政

治经济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冷战结束后,以跨国公司和非政

府组织为主体的非国家行为体更是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重塑世界新秩

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国家

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脱钩断链”大大抑

制了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塑造新秩序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南方借

助国家主义思潮的回归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引起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热议。

事实上,南北关系是一个老话题。最早提出南方国家概念的是法国人口

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他主要从经济意义上界定这一概念。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在美苏对峙中寻找自己的定位,

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到“七十七国集团”,一直持续到南南合作和南北对

话,南北关系一度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一个核心概念。美国左翼政治活动家

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最早提出“全球南方”一词,此概念具有非西

方的意识形态背景。② 但是,这一概念最初并未引起学界重视,人们更倾向于

接受“第三世界”③和“发展中国家”④等概念,加之南北对话在1981年墨西哥坎

昆会议后陷入停滞,南北关系的研究更加趋于弱化。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

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世界变得扁平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南方国家

越来越向全球南方转变。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

会的报告》为标志,南方委员会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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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逐渐取代“第三世界”。① 进入21世纪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全球金融危

机、全球气候变化及新冠肺炎疫情,都在深刻塑造着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全

球南方就是在一系列全球大变局中逐渐浮现出来的概念。2003年,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发布名为《打造全球南方》的倡议,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的关

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歧日益凸显。面对全球

金融危机,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稳步推进。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差距

和分歧日益扩大,“全球南方”开始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出现了一系列专门以全

球南方为主要关注对象的期刊和论文。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南方国家没有按

北方国家的设想在俄罗斯和美西方间选边,美国无法与大多数南方国家建立

反俄联盟,这进一步刺激了欧美发达国家战略界和学术界展开关于全球南方

的讨论热潮。2023年,关注全球南方的国际会议十分密集,印度举办“二十国

集团”新德里峰会专门讨论“全球南方之声”,慕尼黑安全会议出台的报告数十

次提及“全球南方”,日本举办“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专门邀请部分“南方国

家”出席并将全球南方纳入峰会议题,南非主办的金砖峰会将“全球南方”的热

度进一步抬升,古巴哈瓦那举办了强调全球南方立场的“七十七国集团和中

国”峰会,全球南方的能见度与声量愈来愈高。世界似乎正在浮现出一个具有

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全球南方”,其涵盖了130个国家,不仅南方国家之间的南

南互动加强,北方大国也在争夺全球南方的领导权,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中

的一支重要战略力量。

然而,鉴于南方国家存在不同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彼此并非铁板一块。

如何在学理范畴上界定全球南方,尤其是中国作为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的大国,如何在全球战略框架中理解和界定全球南方,如何定位与全球南方

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交研究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战略意义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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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南方的本质属性

全球南方是一个什么范畴? 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本质区别并非在于地

理意义。事实上,一些国家虽然身处北方,但属于南方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地

处南方,但本质是北方国家,世界划分为南北是比较相对而言的。“南方”的概

念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1952年,阿尔弗雷德·索维受法国大革命

时期国内社会的“第三等级”启发,用国内的“第三等级”(le
 

tiers
 

état)类比世界

范围内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用来指涉“贫穷的国家”和“殖民地”。①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一大批殖民地国家独立,人们开始将其称之为“南方国

家”,“南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提法类似,都统称那些历史上曾遭帝国主义

入侵或被殖民、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国家。

同时,北方国家相对于南方国家的概念被提出。无论是发展中国家在彼

此之间开展的南南合作,还是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的南北对话,南方国家都一

度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一面旗帜。然而,随着拉美国家“依附理论”在

实践中遭遇困难,1981年墨西哥坎昆会议的南北对话陷入停滞,南方国家在国

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下降,并纷纷寻求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2008年全球金融

危机后,“全球南方”的概念受到学界关注。吉林大学的刘德斌教授概括了三

种意义上的全球南方概念:一是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探究南方国家崛

起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二是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研究,强调在冷战后全球

化数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跨国(跨区)“全球南方”网络;三是把“全球南方”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分析结构的探讨,强调一种全球南方视角的研究。② 事实

上,上述三个层次的概念不同,需要严格界定和精准区分。归结起来,学界对

全球南方概念属性的界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一)
 

作为经济范畴的全球南方:经济分化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南方最初是一个经济范畴,被界定为前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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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阶段。一些国家之所以南方化,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

北方国家率先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导致南方国家在发展程度上

低于北方国家,使之成为北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的条件。1977
年,联合国成立了以联邦德国政府前任总理勃兰特为首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

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0年发表题为《北方与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的报

告,将“勃兰特线”(Brandt
 

Line)作为区分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分界线。其

中,界线以北为北方国家,包括北美、西北欧、日本等富裕国家和苏联、东欧共

产主义国家等;其余国家皆划入界线以南,被称为南方国家。① 因此,“南方”指

代发展中国家,南北关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是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为南方国家主要依据是

观察其是否已完成现代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世界尽管也有东西南北的差别,但并不具

有现代意义的南北内涵。当时的世界分化在生产方式上呈现为农业生产方式

和游牧生产方式的分化,历史的分界线也主要按照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展开。

罗马帝国、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被视为处于南方,但

却被称为文明古国。相比之下,来自北方的欧洲游牧文明的凯尔特人、日耳曼

人和斯拉夫人,被视为是三大蛮族。同样来自北方的亚洲游牧文明比如匈奴、

鲜卑、羯、狄、羌等被视为蛮族,而汉族则被视为是文明社会。因此,在近代以

前,南北分化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

界线。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南北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所导致

的经济分化的产物。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海外探险、美洲金银的发现和跨大

西洋贸易圈的形成,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崛起。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最先出现在北方,这推动了北方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洲列强的现

代化撕裂了平静的世界,全球北方的快速发展及因殖民主义和海外扩张历程

造成的南北差距拉大,塑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

的分界线。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经济范畴的现代意义上的南方概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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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的区分取决于经济分化导致的发展程度差异,北方国家

是那些完成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南方国家则是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

国家,这就是南北之间的经济内涵差异。

(二)
 

作为政治范畴的南方:政治分化

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从殖民体系中独立,

南方国家开始从经济范畴步入了政治范畴。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全球南方是

与帝国、大国相比较而言的,它以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为基础,认为世界是一个

由帝国、霸权国和大国领导下的等级化结构,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没有大国

和霸权国的领导,国际秩序不可能实现。① 即便是对于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

表的制度主义者来说,在没有霸权国领导的情况下,制度化合作也并非易事。②

在此种世界观下,北方国家的帝国体系是文明的,而帝国体系中的南方国家是

不文明的,帝国更迭和大国兴衰导致了世界秩序变革,以上是19世纪和20世

纪的主流观点。③

从政治范畴来看,北方和南方的分界线是大国与小国的分界线。这是相

对于全球北方大国及其霸权体系而言的,即便一些南方国家赢得了政治独立,

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仍无法摆脱全球北方大国的控制。全球北方国家

通过超强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制度和规范(比如人权、法治、民主等)对全球

南方国家施加限制,造成了南方国家的不发达状态,④而且南方国家本身存在

的社会不平等、腐败政府和暴力冲突也是历史上北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和新殖

79

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

①

②

③

④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9-49.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
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35-181.
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Robert
 

O.
 

Keohane,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et
 

al.,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0,
 

pp.131-162;
 

Charles
 

P.
 

Kindle-
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aul

 

Omach,
 

“International
 

Peacebuilding
 

and
 

Local
 

Contestations
 

of
 

Notions
 

of
 

Human
 

Rights
 

in
 

Acholi
 

in
 

Northern
 

Ugand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5,
 

2021,
 

pp.939-955;
 

Mohamed
 

Sesay,
 

“Prom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Reinforcing
 

Domination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Legal
 

Norm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5,
 

2021,
 

pp.956-975;
 

Yimovie
 

Sakue-Collins,
 

“(Un)doing
 

Develop-
ment:

 

A
 

Postcolonial
 

Enquiry
 

of
 

the
 

Agenda
 

and
 

Agency
 

of
 

NGOs
 

in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2,
 

No.5,
 

pp.976-995.



民主义政策造成的。① 面对此种来自北方国家的有形和无形控制,南方国家出

现了形形色色的抗争运动和社会运动,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联合阵线。

比如,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亚非会议,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以及70年代以

来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的“七十七国集团”等。随着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发

展,全球南方开始成为一个政治范畴。与北方国家谈判时,南方国家呈现出类

似的态度和立场。从经济和发展的角度而言,在新自由世界经济中的融合程

度和民主化程度是衡量南方国家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现代化意味着资

本主义的市场化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创立,民族主义则是复制欧洲历史经验的

产物。没有建立起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且在政治上通过相互协

作来与北方国家谈判的国家,被视为是南方国家。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被视为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

序,美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重塑了整个世界,其通过军事干预、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常规武器实现威慑,依靠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主导地位

以及选择性的市场机制来领导世界。② 在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框架下,全

球南方被视为是与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相对的政治经济概念,那些与西方

国家存在政治经济差异且不发达的国家统称为南方国家,所谓的全球南方只

不过是将南北关系置于经济全球化视阈的产物,强调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关

系。③ 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位于“勃兰特线”以南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

“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总之,作为政治范畴的全球南方,主要是基于权力分

化,从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对立面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

反霸权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南南合作思潮,都是政治意义上的全球南方。

(三)
 

作为社会范畴的南方:身份分化

除了作为政治经济范畴的南方外,还有一些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从社会学意义上讨论全球南方,认为全球南方主要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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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的文化建构。西方左翼思想家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进行了理论建

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世

界范围内的不平等来自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结构性问题

既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帝国中心和半边缘、边缘国家的关系,也具有地缘经济

意义上的等级化,还具有文化意义上的等级化。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全球南

方大致是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建立的一种身份认同。①

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拉美“依附论”则认为,造成南方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是

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论”和“经济决定论”,不发达国家要想发展起来必须与

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② “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论”成为全球南

方主要的理论基础。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还强调北方国家在文

化领域的领导权导致了全球南方的不利地位。③

在许多思想家看来,全球南方也并不完全指南方国家,而是包括全球北方

的贫困社区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人群。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加剧,一些

学者在谈论“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时,分别指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富裕

或贫穷社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安妮·加兰·马勒(Anne
 

Garland
 

Mahler)

强调“全球南方”概念应关注资本主义外部性的非属地地理特征,认为全球南

方是相对全球北方的身份建构产物。④ 美国普渡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J.洛

佩斯(Alfred
 

J.
 

López)则认为,“‘全球南方’是一种反建制派的身份标识,标

志着世界上的下层人民相互承认他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边缘的共同

处境。”⑤在很多学者看来,“全球南方”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所

有反对建制派的亚非拉“底层”、“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及新兴的“三大洲运

99

全球南方与中国外交的新议程

①

②

③

④

⑤

Immanuel
 

Wallerstein,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
niversity

 

Press,
 

2004.
Gabriel

 

Palma,
 

“Dependency:
 

A
 

formal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or
 

a
 

Methodology
 

for
 

the
 

A-
nalysis

 

of
 

Concrete
 

Situations
 

of
 

Under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6,
 

No.7-8,
 

1978,
 

pp.881-
924.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Anne

 

Garland
 

Mahler,
 

“Global
 

South,”
 

in
 

Eugene
 

OBrien,
 

ed.,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Liter-
ary

 

and
 

Critical
 

Theory,
 

October
 

25,
 

2017,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com/display/document/
obo-9780190221911/obo-9780190221911-0055.xml,

 

2023-11-16.
Alfred

 

J
 

Ló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11.



动”的组织者,都是“全球南方”。① 事实上,尽管全球南方有文化和认同方面

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和政治。“文化建构论”的

贡献在于看到全球南方身份认同的北方来源,但将全球南方扩大到北方国

家的反建制主义思潮是不正确的。尽管全球南方与北方反建制主义有着共

同的政治反对目标,但它们在经济和政治属性上存在本质差异,不可等量

齐观。

不管从何种意义理解,南北关系都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一对重要关系。

当今世界之所以区分南北,本质并非要划分地理意义上的南北,而是要划分国

际政治经济意义上的南北。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提出全球南方的

如下共同特征:独立自主的政治底色、发展振兴的历史使命和公道正义的共同

主张。② 这一界定兼顾了历史、现实和未来三方面特征,归结起来涵盖了界定

全球南方的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两个维度:一是经济属性,全球南方特指那些

经济上不发达和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南北之间的经济分界线是国家是否

实现了现代化;二是政治属性,全球南方特指在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

的全球力量,那些致力于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全球力量。从南方

国家到全球南方的演变,主要由将南方置于全球一体、地球一家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视阈所界定,指那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南方国家。因

此,所谓全球南方,并非指地理上的南半球国家,而是基于经济分化、政治分化

而形成的,与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北方国家相对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没

有完成国内现代化(比如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已经完成了

现代化的国家,不能称之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自主但没有

与北方国家建立地缘政治的国际联盟关系(比如菲律宾、泰国等与美国建立了

军事同盟,政治上难有独立立场,也不能称之为全球南方国家)。只有同时满

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全球南方国家。至于全球北方国家中被压

抑的贫困群体、身份政治者和反建制主义者,其能量主要通过北方国家的国

内政治释放出来,至多与全球南方有着类似的经济属性,但却不具有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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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共同政治属性,在南北关系上停留在北方国家内部的国内政治框架里,

不具有国际关系的外交和战略意义。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第十三次金砖

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明确指出,“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集合体。① 作为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的特别咨询机构的“南南

合作金融中心”严格将“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纳入“全球南方”78个国家的

名单之中,②这是目前国际多边组织有关“全球南方”范围的最权威界定。然

而,在识别全球南方时,相关描述也没有从根本上抓住全球南方的政治经济

属性。

二、
 

天然同盟军: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进

中国是天然的全球南方国家,因为中国符合没有完成现代化的经济特征

和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政治特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4年发布

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③ 作为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奋斗历程,面

临着共同的发展难题和任务,对当前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有着相近看法和诉

求,是“全球南方”大家庭的天然成员,是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所以是天然同盟军,主要因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

家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共同点:(1)
  

中国与南方国家有共同的历史境遇。在历史

上,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都曾有过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

剥削和奴役的共同经历,这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历史基础;(2)
 

中国

与全球南方国家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

国与全球南方国家都面临现代化任务,全球南方与发达国家相比之所以能团

结在一起,是因为都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

的现代化是存在内在契合之处,这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利益基础;

(3)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拥有着共同的治理诉求。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和

全球南方国家都是不公正、不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受害者,都希望在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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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改革中赢得一席之地。作为具有全球战略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天然地是

全球南方中的一员,与其他南方国家是天然同盟军。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没有

与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紧密的结盟关系,而是推动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

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深化拓展与其他全球南

方国家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是中国

与全球南方发展伙伴关系的鲜明特征。在天然同盟军身份定位的基础上,中

国作为典型的全球南方成员,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互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内

的根本目标、关系重心和优先次序不断调整。结合国际结构和国家战略两个

因素,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从共同

斗争的政治框架到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的发展历程。

(一)
 

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美苏对峙的冷战两

极格局,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框架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尽管毛泽东在中

共八大上曾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新的判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

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

之间的矛盾。”①但是,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

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

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 此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

十中全会上和多次中央会议上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

须年年讲、月月讲”,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③ 在此种国际结构和

国家战略影响下,中国在外交上也坚持将阶级斗争作为核心概念框架,与南方

国家的关系基本呈现为共同斗争的政治框架,核心逻辑是中国与南方国家开

展共同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

整和自主发展的正当权益,在具体战略思想上经历了从“中间地带”思想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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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界”思想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国家的理解被纳入世界革命的战略框架,将南方国家

视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同盟者。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

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就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

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①新

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国对外战略历经从“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

条线、一大片”转变,但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外交战略框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

将南方国家界定为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② 毛泽东在同印度尼西亚总统

苏加诺谈话时说:“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 我认

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③

在毛泽东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

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④。随着亚非

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独立并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毛泽东提出了“两个

中间地带”的观点。“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

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⑤在毛泽东看来,广大亚非拉国家是

反对美苏两霸的团结对象与合作对象,“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

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⑥ 无论是在西亚非洲

地区的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巴勒斯坦恢复民

族权利的正义斗争,还是在拉丁美洲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巴拿马要求收回巴

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斗争和多米尼加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中国一

贯支持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支持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维护民

族独立。

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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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战略论断,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团结合作被视为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

大,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日本外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

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①毛泽东还解释了区分三个世界的战略

指标和经济指标,“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

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

界要富”。② 根据原子弹数量和富裕程度两个指标,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将广大发展中国

家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重视与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第三世界

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

点。”③在世界革命的战略中,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关系被纳入共同斗争的战略框

架。从亚非会议开启的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

到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再到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

团”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尽管斗争对象有变化,但中国与南方国

家共同斗争的战略框架没有根本性变化,中国与南方国家共同斗争的最主要

工具就是政治斗争和对外援助。

(二)
 

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八大,适应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

大主题的新形势,中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框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

纪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

石油危机极大冲击了美苏争霸格局,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大

大提升,维护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题。同

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转移,中国外交的战略重心也转移到推动现代化建设上来。尽管中国

在对外关系上仍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但各项工作的战略重心显

然已聚焦于促进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国际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和平发展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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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交的核心概念框架。在这一概念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对南方国家的理解

主要被纳入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认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推动南北对

话,推进南南合作,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呈现为共同发展的经济框架,其核心

逻辑是中国与南方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超越意识形态限制,广交朋

友,在战略思想上日益形成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的新理念。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但决不当

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南方国家关系的根本立足点。改革开放以来,邓

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提出了“东西南北”的

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

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关

系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关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

题是核心问题。”①站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核心问题的战略高度,发展中国家

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的地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邓小平认为,中国外交政

策归根结底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

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仍然属于第

三世界”。② 因此,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和

出发点。然而,在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同时,邓小平也提出了

“千万不要当头”的战略思想,即便是面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存在“希望中国当发

展中国家的头”一起来抗衡美苏霸权的期待,邓小平提出“决不当头”的思想,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

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③ 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

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

远不当头”。④

在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身份定位基础上,中国与南方国家间的关系

形成了共同发展的框架,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推进南南合作。改革开放以

前,在共同斗争的框架下,中国对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更多基于政治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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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规模单方面的经济援助,经济和社会领域的

关系服从外交政策考量,援助效果不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服务于现代化建

设考虑的一面更为凸显,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开始朝着互利共赢和共同

发展的方向调整,先后提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

“平等互利、形式多样、讲求实效、共同发展”①、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四项原

则———“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②,以及坚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以政促经、政经结合,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③的中

国经济外交指导原则。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

指出:“‘南南’合作是新提法,这个提法好,应该给发明者一枚勋章。”④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单方面无偿援助的模式,开展了基于平等互

利的多种形式经济技术合作,合作内容拓展到发展合作、经济贸易、金融投资、

基础设施、能源和气候合作等众多领域,逐步形成了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

论坛、中拉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和合作框架,中国与南方国家日益形成了共同

发展的新型经济合作关系。

三、
 

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相处之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也步入

新时代,变乱交织、危机叠加的新形势,要求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

的正确相处之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新时代中国与全

球南方国家关系面临着复杂的矛盾和挑战,既面临大国博弈、地区冲突及全

球南方领导权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挑战,也面临债务危机、跨国犯罪、气候

变化、能源冲突和数字化转型等新全球性挑战,还有全球南方国家长期以来

根深蒂固的基本国情、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多样性引发的内部挑战等。如何

克服诸多问题和挑战,夯实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的身份认同,做好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大文章,是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南方外交关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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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必须将其置于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运筹,找到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安身立命之

本和发展繁荣之基,进而探索共同治理之道。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彼此激荡的新形势,中

国坚持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总体来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

突破了以往以国家主义为本位的外交框架,确立了平衡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

的中和哲学。中和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哲学观点,“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① 其中,

“中”是世界观,强调在为人处事和治国理政中追求持中守正、不偏不倚的恰当

立场,崇尚天人合一、过犹不及的适当境界;“和”是方法论,强调在协调矛盾和

调解争端时坚持尊重差异、以和为贵的基本态度,追求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

理想愿景。

在处理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时,中和哲学的基本逻辑是恪守以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本位的“中”的世界观,弘扬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和”的方

法论。其中,全球主义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与全球

南方国家共同恪守的“中道”。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强调“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国家主义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发展

繁荣之基,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明确利益的“和道”。中国反对一些西方

战略家所推崇的文明冲突论,反对形形色色的“例外”论,以及“双重标准”,

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文明观,推动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中国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进中外人文交流,与全球南方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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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显然,平衡全球主义价值观和国

家主义利益观的中和哲学,就是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正确相处之道,这

要求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关系要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确立安身立命之

本,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明确发展繁荣之基,积极探索中和哲学指导下的

全球共同治理之道,携手成为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全球

文明的传承者。

(一)
 

全球发展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是全球南方的最大利益基础。相比北方国家,全球南方面临的

共同问题是发展落后,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现代化的落差。因此,发展是全球南

方国家的第一要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政治上赢

得了独立,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经济全球

化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当前全球基尼系数已接近

0.7,严重超过了危险线。① 因此,推进现代化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必由之

路,也是全球南方人民的共同期盼。

推进现代化,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天然同盟军的利益基础,共建

全球发展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中国全球南方外交的首要任务。中国提出了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国际、地区和双多边合作平

台推动了与全球南方国家在资金、技术、标准、人才等方面的有效合作,着力提

升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共同培育市场新需求,释放国

际发展新动能,拓展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空间,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

响应。未来中国应在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积极倡导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与全球南方携手提升共同现代化,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南方现代化的交流、合作与共建,推进全球南方国家治

国理政的经验分享和发展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全球

发展共同体的质量和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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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安全的守卫者

全球安全是全球南方的最大公共产品。尽管全球南方都实现了政治独

立,但仍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其中既包括由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宗教摩擦和

族群冲突引发的传统安全挑战,也包括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恐怖主义、跨国

犯罪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加之一些大国通过各种方式干涉全球南方国家的内

政,争夺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权,全球南方国家又普遍缺乏维护自身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能力,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存在大量地区热点问题和政局动荡局势。

如何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保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是全

球南方国家的迫切要求。

推进全球安全合作,铸牢天然同盟军的安全屏障,共建全球安全共同体,

是新时代中国全球南方外交的工作重点。对此,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通

过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探索地区热点问题的

综合治理之道,在朝鲜半岛核、伊朗核、乌克兰危机、中东和平进程等地区热点

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对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未来,

中国应在全球安全倡议的框架内,坚定站在全球南方国家一边,在地区安全问

题上为全球南方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劝谈促和,维护稳定,增强全球南方

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防止外部干涉的能力。同时,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上海

合作组织、亚洲相互信任与磋商机制等国际组织和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内的安

全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地区热点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能源格局转型、人工智

能治理和全球供应链调整中全球共同安全挑战,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磋商

和沟通,不断丰富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创造性实践,

共建全球安全共同体,努力做全球安全的守卫者。

(三)
 

全球文明的传承者

全球文明是全球南方的最大比较优势。全球南方虽然经济发展落后,但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古老文明传承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现在

的全球南方都有着古老的文明,如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古代印度

文明、古代波斯文明、中华文明、玛雅文明以及阿兹特克文明等,具备深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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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近代以来,全球南方之所以与全球北方差距增大,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追随

北方国家亦步亦趋,在思想上没有站起来。但是,来自北方的现代化经验不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世济民良方。古代文明的优秀文化传统,推动治国理政

经验的交流互鉴,是全球南方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推进文明交流互鉴,赓续天然同盟军的文明基因,深化中外人文交流,这

是新时代中国南方外交的精神薪火。当前,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平

等、互鉴、对话、交流的新文明观,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在文明交流互鉴

中与全球南方共同做全球文明的传承者。未来中国应在全球文明倡议的框架

内,举行全球文明大会,推进全球南方文明对话,推进教育、文化、艺术、旅游、

体育、青年、宗教等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坚决抵制“文明冲突论”,反对以意识形

态画线和阵营对抗,在共同建设开放包容世界中铸牢全球南方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意识,维护和巩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精神纽带,夯实全球南方团结合

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置身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南方国家关系应聚焦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深化人文

交流,积极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化和文明转化为共同治理的资源,发展

中国在全球治理框架内的伙伴关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

展,要求中国与全球南方一道,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既重视在联合国体

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已有治理框架内推进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战略沟通,在全

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全球南方国家仗义执言,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也重视在已有治理框架外的战略创制,中

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推动深海、太空、极地、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疆域

的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创建,不断增强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影

响力和竞争力。

结  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南方是一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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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力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必须从政治经济意义上

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及其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有具有的历史

性意义。然而,全球南方是一个发展、安全、文明问题的复合体,地缘经济、地

缘政治和地缘文化力量重叠交错,这不仅导致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互动的过

程中很难保持一个声音,而且在其内部也存在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和价值关

系。因此,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还是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新兴

市场国家,在处理与全球南方关系时必须高度谨慎,避免陷入进退维谷的

窘境。

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天然同盟军。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共同的历

史经历、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国际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先后确立

了共同斗争的框架和共同发展的框架。中国不能丢弃所有这些关系资源,并

应将其不断巩固完全和发扬光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在明确天然同

盟军定位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特

别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全球

南方国家的关系应确立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中和哲学,发展与全球南方的

全球治理伙伴关系:一方面,必须突破国家主义的封闭阵营,坚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开放导向,坚持正确义利观的中和之道,在全球主义框架中谋划中国与

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中国还应在国家主义的框架中谋划与全

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治理伙伴关系框架,致

力于打造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全球安全的守卫者、全球文明的传承者,做负责

任、敢担当的新型大国。总之,共赢共享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利益基

础,开放中和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的价值要义,命运与共是中国与全球

南方国家关系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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